
八 波涛和亡魂 

    一个人落在海里了！ 

    有什么要紧！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过去了。 

    那个人灭了顶，随后又出现，忽沉忽浮，漂在水面，他叫喊，扬手，却没有人听见他的 

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和旅客，对那个落水的人，甚至连 

一眼也不再望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已。 

    他在深处发出了悲惨的呼号。那条驶去的帆船简直是个鬼影！他望着它，发狂似的望着 

它。它越去越远，船影渐淡，船身也渐小了。刚才他还在那船上，是船员中的一员，和其余 

的人一道在甲板上忽来忽往，他有他的一份空气和阳光，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出了 

什么事呢？他滑了一交，掉了下去，这就完了。 

    他被困在惊涛骇浪中。他的脚只能踏着虚空，只能往下沉。迎风崩裂的波涛狠狠地包围 

着他，波峰波谷带着他辗转上下，一缕缕的白练飞腾在他的头上，一阵阵的狂澜向他喷唾， 

巨浪的口把他吞没殆半；他每次下沉，都隐约看见那黑暗的深渊，一些未曾见过的奇怪植物 

捉住他，缠着他的脚，把他拉向它们那里去；他觉得自己也成了旋涡，也成了泡沫的一部 

分，波涛把他往复抛掷；他喝着苦汁，无情的海水前仆后继，定要把他淹没，浩瀚的泽国拿 

他的垂死挣扎来取乐。好象这里的水对他全怀着仇恨。 

    但是他仍旧挣扎，尽力保卫自己，他振奋精神，努力泅泳。 

    他微弱的力气立刻告竭了，仍旧和无边无际的波涛奋斗。 

    船到哪里去了？在前面。在水天相接、惨淡无光的地方，仿佛还隐约可辨。 

    狂风在吼，无穷的浪花在向他猛扑。他抬起眼睛，只见行云的灰暗色。他气息奄奄地目 

击浩海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已把他置于绝地了。他听见一片从未听过的怪声，仿佛是从世 

外，从不知何处恐怖的国度里飞来。 

    在云里有许多飞鸟，如同在人生祸患的上面有许多天使。但是它们和他有什么相干呢？ 

它们飞、鸣、翱翔；至于他，他呼号待毙。 

    他觉得自己同时被两种广大无边的东西所掩埋：海和天，一种是墓穴，一种是殓衣。 

    黑夜来了，他已经泅泳了几个钟头，力气使尽了，那条船，那条载着一些人的远远的 

船，已经不见了。他孤零零陷在那可怕的，笼罩在暮色中的深渊里，他往下沉，他挣扎，他 

扭动身体，在他的底下他觉得有些目不能见的渺茫的怪物。他号着。 

    人全不在了。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 

    水边没有一点东西，天上也没有一点东西。 

    他向空际、波涛、海藻、礁石哀求；它们都充耳不闻。他向暴风央求；坚强的暴风只服 

从太空的号令。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霭、寂寥、奔腾放逐的骚乱、起伏不停的怒涛。他的身体中只有 

恐怖和疲惫。他的脚下只有一片虚空。没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尸体漂浮在那无限凄凉 

的幽冥里。无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痉挛，握着的是虚空。风，云，漩流，狂飙，无用 

的群星！怎么办呵？那失望的人只得听从命运摆布了，穷于应付的人往往坐以待毙，他只得 

听其自然，任其飘荡不再抵抗了，看呵，他从此跌入灭亡的阴惨深渊里了。 

    呵，人类社会历久不变的行程！途中多少人和灵魂要丧失！人类社会是所有那些被法律 

抛弃了的人的海洋！那里最惨的是没有援助！呵，这是精神的死亡！ 

    海，就是冷酷无情的法律抛掷它牺牲品的总渊薮。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漂在那深渊里的心灵可以变成尸体，将来谁使它复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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